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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在路边
揽活的钻孔师傅越来越少：
有人站稳脚跟，在宁波买了
房；有人转行做超市生意；有
子女发家的，将老人接走安
享晚年；也有老人被孩子接
到北京等大城市生活，不习
惯又跑回来的……

有些人仍旧选择留下
来。

“回老家能做什么呢”
“用孩子的钱，不痛快”……

和吴鹏一样，他们学历
低，没有交社保，希望再干几
年为自己攒上一笔养老钱。

这几年，楼市变化加上
网络兴起，路边揽活变得并
不容易，有师傅估算收入“少
了一半”。

吴鹏不清楚自己还能干
多久。来甬20年，他喜欢宁
波人的“实诚”，以及这座城
市对外来务工者的包容：雇
主付钱及时，有时会请吃饭，
走时会道一声“辛苦了”；城
市管理者对于他们有了更多
的理解。

当人生即将步入下半
场，即便几天接不到活，吴鹏
和同乡们也不会再像年轻时
那般焦虑，他们中的不少人，
已用半生辛劳改写了子女的
人生起点。

记者 沈之蓥 文/摄

遇见吴鹏是在5月末的一
天，入夏不久的宁波热浪扑面，
他靠墙坐在路边的树荫下，目
光随着人流移动，捕捉着下一
单生意。

吴鹏今年50岁，这是他在
路边揽活的第20个年头。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找不到
活时，吴鹏会和老乡来到这里，电
瓶车上挂一块牌子，用红笔写着
“钻孔、敲墙、刷涂料……”

对吴鹏来说，在街头揽活，
除了勤奋和手艺，还需要一点
运气：选谁，全在雇主的一念
之间。

在一众同乡之间，吴鹏显得
要年轻一些，他穿一件白T恤，手
持苹果手机。手机是从二手市场
淘来的，花了1400元，“有个姑娘
刚好要卖，被我拦了下来。”

吴鹏来自江西抚州南城县，
和他一起在路边等活的，几乎都
是南城的老乡。

这座赣东小城，当地人亲戚
带亲戚，把钻孔生意做到了全国。

年轻时的吴鹏，瞧不上这个
手艺。

在他16岁时，父亲中风，家
中陷入困境。

吴鹏有5个姐姐1个妹妹，家
里那块地的收成只够他们吃饭。
他中断学业，18岁那年出门闯荡。

来宁波之前，吴鹏一直试图
做生意发家。

他去过海南、上海兜售土特
产。信息不灵通的年代，让他栽
了跟头。“当时我们村里就两部
电话，市场行情每天在变，比如
树菇价格从每斤 8 元掉到了 3
元，我们在老家还按 5 元一斤
收。”吴鹏说。

他和亲戚合伙在杭州开过快
餐店，干了两个月关门；他曾被人
骗入传销窝点，发觉后，借了个机
会要回6000元钱，全身而退……

30岁来宁波时，吴鹏身上背
着两三万元外债，他找了一家模
具厂做小工，一个月600元，妻子
在服装厂上班，工资是他的两倍。

钱太少难以养家，吴鹏转行
找老乡学钻孔。

“在边上看老乡怎么弄，慢慢
就学会了。”他说。

被生活捶打过的吴鹏，也学
着同乡们的样子，站到了路边揽
活。除了钻孔，他后来又学了新
风机安装、自来水管清洁等技术。

路边揽活的生意，通常从
早上6点多开始，钻孔师傅们
骑着电瓶车，从城郊到此集
结。

一年中除了春节，没活干
的时候，吴鹏和同乡们会守着
这里，生意如同街头的天气，
时好时坏。

运气不好时，可能一周没
活，让人心里直发慌；好的时
候，忙个不停，干一天能有上
千元收入。

为了节省开支，吴鹏和妻
子租住在宁波城郊，10平方
米左右的房间，月租金 700
元，4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
间。

这些年，夫妻俩省吃俭
用，在老家县城买了房，供养
出了两个大学生。

吴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在深圳从事互联网工作，年薪
40万元；小儿子考上了一本，
在南昌一所高校学计算机。

过往20年，吴鹏与儿子

聚少离多。大儿子一断奶，便
交给奶奶照顾，小儿子刚学会
走路，也被送回了老家。

大儿子读小学时，成绩排
在全班倒数，临近初中，孩子
突然醒悟过来，有一天告诉吴
鹏“我想读书了”。

之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初中三年几乎都是全班第一，
后来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
计算机专业。

大儿子找的女友是同乡，
双方定亲，吴家给了20多万
元彩礼，打了3万多元的金首
饰，即将成婚。

吴鹏的小儿子在宁波出
生，“护士抱着孩子走出产房，
恭喜我生了个儿子。我说，怎
么又是儿子？对方一听就猜
出我超生。”

因为超生，原本想要个女
儿的吴鹏被罚了4000元。

眼下，吴鹏正在攒小儿子
的结婚钱，“两个儿子，我得一
碗水端平。”

打零工20年
他挣了一套房

供出两个大学生

路边等活的钻孔师傅多在五六十岁，年轻人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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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不擅长网络的师傅们，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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